
陕西 人报社全体同仁向全省 职工致节 日 的问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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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囱 千一

就那么一笔瘦影 ，
立在厂 区 的边缘 ，
成了大船的桅杆 。
有雄心人 ，
竖一面迎风彩旗 ，
为空 间画片飘扬的希翼

从此 ，
工厂的叹息 ，
变做乳 白 色的诗句 ，
在蓝空里轻飞。

而今 ，
也有鸽哨怀着好奇 ，
在纵深的敬慕里偷觑 。
尽管一闪即逝 。
仍有眼光高举 。

然后 ，
便是一片灿烂的启迪 ；
再有阵阵呼喊 ：
我们将远肮到胜利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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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 我 的 人 生 马青 梅

象一缕曙光跃上我的窗棂
我在你温馨的抚慰下苏 醒

已经到了开花的时节
一丝春雨 ，也能使枯枝绽青
已经到了成熟的季节
一缕微风 ，也能催麦海涌动

理解了你挚爱的深沉

理解了你期望 的凝重

既然心已走出寒冷的冬天
既然 已经告别 了昨夜的梦

我将迎着曙光的呼唤
扬起风帆 ，努力我的人生
回报你爱的深沉 ，期望的真

诚

篆刻

陆文 武

团结 奋 进　实 现 “八 五 ”

扎风 筝　柱 子
我把理想扎成一只风筝
让理想追着太阳高翔
我把思念扎成一只风筝
让思念的线越放越长
我把真诚扎成一只风筝
让真诚昭示天地
与日 同辉
我把忧烦扎成一只风筝
让忧烦融化在蓝天里
飘失在 白 云间

书讯 两 则

△我省作家孙见喜撰写的我国
第一部记述 当 代作家创作生活的长
篇纪实文学 《贾平凹之谜》，已 由
四川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 ，不 日 将
和我省广大读者见面 。

（ 马 剑 涛 ）
△铜川 矿 务 局 党 委 宣 传 部群

宣科 科长 黄 卫 平 的 小 说 集 《魔幻
巷道》，近 日 由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
版发行。　（席 选 民 ）

五月 ·劳 动 节 ·背 袋 裤
杜闲

关于五 月 的故事 多
了。

济南“五三惨案”，
袁世凯与 日 本签定21条
的“五 ·七”或 “五 ·
九”国耻纪念 日 ，1919
年的 “五 四 ”运动，1925
年5月 30日 上海 “五卅 ”
惨案等等等等 ；历史再
久远点 ，国 内 国际发生
在五 月 与民主 、革命 、
造反 有 关 的 典 故 就 更
多，无须一一述说了 。

“ 五一 ”国 际劳动节
就在 这五 月 的 第 一 天 。
那是为 了 纪念1886年 5
月1日 美 国 芝加哥 二十
万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
制的 大罢 工 ，在 巴 黎 第
二国际成立大会上规定
的。一 百 零 一 年 前 的
1 890年 五 月 一 日 ，欧美
各国 工人举行 巨大的示
威运动 ，便奠定 了 这个
节日 的 盛 大 纪 念 的 基
础。而在 中 国 ，纪念这个
节日 ，是 从 1920年
始，规定 其 为 正 式 的 劳
动节 ，则是1949年新 中
国成立 之 后 的 第 一 个
五月 一 日 。

既是 “劳动 ”节 ，我
还是想 说 一 说关 于 “劳
动”的闲话 。

我还不算很老 ，没

有资格给青年人讲述旧
社会学徒时半夜为老板
倒尿盆的故事 。我只想
讲一讲五十年代末期我
第一次穿上工装时的情
绪。

那种工装 ，这几年
已几乎没有人穿了 。那
是一种被人们俗称做背
带裤 的东西 ：深深的蓝
色，结实的劳动布 。当
那条 裤 子 一 发 到 我 手
上，没等走出 车间 ，我
便套在了 身上 ，硬要周
围的朋友同事说它一个

“ 好”字 。当 天下午 ，
我向工作多 年 的哥哥借
了一件绿方格衬衣 ，便
急急去照相馆照了一张
长约二寸有余 、宽则一
寸不足的全身像。从那
之后 ，直到我改变工作
性质 ，那 一种工装裤一
直没离过我的身子。

劳动布很结实 ，也
很硬 ，近似于 当 今流行
的牛仔裤 的料子 。作工
作裤 当 然很耐穿 ，洗起
来却很困难。那时候中
国还没有人 “发明”洗
衣机 ，纵有 ，也没一家
当工人的买得起 。在车
间当机械工人 ，油是少
不了要沾些的 ，洗衣服
便成了一件难事 。但每

到周末 ，我的第一件事 ，
便是到公共盥洗间的水
池子 上反复搓揉这条工
裤，直到水里不见到油
花儿为止 。

前几天 ，孩子在刷
房的时候 ，翻 出 了我那
张穿工裤 的照片 ，昂着
头，挺着胸 ，两手抄在
裤袋里 ，嘴唇上刚开始
冒出 的胡髭呈淡淡的浅
黑色 。孩子没认出是我
来，笑道：“哪儿来这
么一个小流氓！”

我愕然了 ，一时竟
没有 回 出话来 。

的确 ，这两年 ，有
些女 青 年 把 它 做 得 很
俏，细腰上打了褶 ，紧
身裹臀 ，显 出好娇 好的 曲
线来 。但在工厂 ，这一
类工作裤却几乎看不到
了，代替它的是各种笔
挺的布料毛料裤 ，裤缝
直得可以切豆腐 。大概
因为此 ，我那 自 小被我
的传统教育深深影响的
儿子 ，便不认识这种过
去工人们常穿不鲜的工
作裤了 。

我从不反对服装的
新潮 。人们应 当 有一个
美的环境和美的爱好 、
享受 。但我还是想 ，作
为工装 ，那种劳动布的

背袋裤 ，对于在
工厂 工 作 的 工
人，不仅是一种
方便和需要 ，也
许还是使人们对

“ 工人”和 “劳
动”这两个词重
新带来尊敬和热
爱的一种媒介与
形式吧 ？

我总是怀念
我穿工装的那些
日子 。


